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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漂之表弟（续）
!

姚正安

正月初二上午，我到老舅家拜

年。

从省道下去，通往舅家的路是

高低不平、窄窄的水泥路。好在不

长，三五里而已。

舅舅所在的村子就躺在路的两边。这是方整化时

的布局。村前村后的沟沟槽槽满是杂草和垃圾，有点

碍眼。但家家户户贴上了红红火火的春联和花边，还

有几家办喜事，门前拉起高大的红拱门，洋溢着节日

的气氛。那些碍眼的肮脏之物，倒是被忽略了。

远远地就看见，表弟的白色哈弗车停在小楼西山

的空地上。

一进门，弟媳就捧出樱桃、坚果和大盘小碟的品

牌糕点。我打趣说，到底是从上海回来的，就是不一

样，一般农家哪有这些食物。

弟媳一撇嘴，羞红着脸说，表哥净拿我们开玩笑。

七十六岁的舅舅，笑得两道眉目直颤动。

我问表弟年前什么时候回来的。

表弟说，腊月二十六就回来了，早点回家收拾收

拾。往年，来去一次要换乘几次车，折腾一天，才能到

家。今年，一家三口，驾车四个小时就到家了，很便当。

是啊，舅舅失偶多年。一个老人，能做什么呢。每

年表弟一家都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

正想着，来了几位邻居。他们大都认识我。表弟自

是热情地倒茶让座。

邻居们说，这几年，你表弟混得不丑啊，你看，楼

房砌了，车子买了。村子里出去打工的不少，但混得好

的不多，你表弟算是最好的。你舅舅前年身体不好，现

在养得多好啊。不是你表弟赚到钱不惜花钱，哪会这

么好啊。

我当然为表弟由衷地感到高兴，少不了感谢邻居

对舅舅日常生活的关心帮助。

邻居们散了。表弟抽着烟，若有所思。

我说，兄弟，你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没有班上

了？

不是没有班上，在上海可做的事太多太多了，只

要肯吃苦，有一技之长，不仅有班上，而且工资也不

低。我是有些想法。

什么想法，说说看。表弟小时候跟在我后面上学

多年，及至成人，见面次数不少，但真正坐下来交流不

多，听他主动向我说有想法，还是第一次。我来了兴

趣。

表哥，你想啊。我们一家在上海，一年的收入不

少，在上海也有不少人脉关系，不愁没事做。但父亲越

来越老了，一个人住着，多有不便。你元旦在我那里也

看了，虽然有住处，条件太差了。不瞒你说，那次我所

以早走，我是不想让你看到我的住处。这样一年年下

去，两头不着实，养老都成问题。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想回家做点事。表弟说话的声音不高，但颇有

震撼力。

你是说，你要回乡创业。我急不可耐地问。

是的，我想回到家乡创业。表弟的语气神态都很

镇定。

创什么呢，你想好了吗？

我是农民出身，自然是做与农业有关的事。

做农业，说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我接着表弟话

说，农业要资金投入，要土地资源，要种植技术，要市

场信息。不能想得太简单啊。

他说，我在上海，晚上天天看农业方面的专题新

闻，没事经常逛逛农贸市场，还买了一些农业方面的

书籍，这些我都知道。我在上海有几

个做煤炭生意的朋友，现在上海禁

煤了，他们手上有的是钱，想转行，

就是不知道投到哪里好。我想请他

们来看看。我们这里，工业一直是空

白，坏事变成了好事，生态环境好，土地又多，只要能

给农民足够的租金，再安排一些人就业，不怕拿不到

土地。大老板投大头，我投点小钱，与他们合作。种有

机稻米，养生态畜禽，栽绿色果木。上海人讲究吃，就

怕买不到好东西，我们再在上海设几个直销点，只要

货色硬，还愁销路吗？

表弟显然是考虑很久了，说的都是行话。

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表弟担心。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农业肯定是朝阳产业，

但是，种养的要求越来越高，产品质量的门槛也越提

越高，而且，自然风险也很大，没有超前的思维和充分

的精神准备是不行的。

我对表弟说，你的想法很好，到家乡创业，叶落归

根不说，个人赚钱不说，也算是为家乡办了一件好事，

但不能着急，做这样的大事，不像挖一条墒沟那么简

单，一定要考虑周全。

我不着急，我想两步走，妻子儿子还在上海打工，

即使我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全家人的生活。我一个人

先与几个朋友回来看看，再找镇村干部商量商量，然

后，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成熟了，才会动手，不会蛮

干。

听着表弟的一番话，我的心里很不平静。士别三

日当刮目相看。表弟不再是当初的愣头青，也不再是

毛手毛脚的调皮鬼，而是一个有想法、有冲劲的现代

青年。二十年的“沪漂”没有白漂。表弟在上海，受了磨

练，长了见识。我从表弟的成长中，也懂得为什么人们

都挤向北上广，哪怕漂，也无怨无悔。

我站起来，拍着表弟肩膀说，老弟，等你们农业工

程上工了，如果人手不足，我来帮你们打杂。

表弟哈哈笑个不停。

坐在一旁的舅舅，用很浓重的里下河口音冷不防

插上一句：不晓得做什么梦，庄上的年轻人都跑光了，

找一个人做生活都找不到，还弄什戏大棚小棚，你安

安稳稳地在上海做做，赚几个钱，给小伙结婚就行

了。

舅舅，这怎么是做梦，正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少

了，表弟回家创业才更有意义。说不一定哪天，本村

的年轻人回来了，还能吸引更多的外地年轻人。

舅舅不言语，直摇头。

舅舅岁数大了，又是大年初二，不便与舅舅争

辩下去。我与表弟示意，一起摆桌子，准备吃饭。

饭后，我回家了。回望表弟漂亮的小楼和周围

一大片不太整齐的房屋，显得那样的不协调，甚至

不舒服。我的老家也是如此，好房子的比例很小，倒

是破败关门的不少，很多村里人已经流进了城里，

农村的房子已然可有可无，或者只是行者的临时客

栈。

对于表弟能不能做成他想的事，能不能将大梦

圆成，我没有太大把握。但是，他能有这样的想法，

能有这样大的胆识，我以为就很了不起了。农村里

有这种想法的青年太少太少了。农村的现状，决定

了必须有那么一批人，心系农村，志在农村，农村才

有希望。

万事在人，没有人什么事也不会成功。农村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都是人字当先。但愿表弟不会仅

仅停留在想法上。

相伴
!

汪泰

这是一条南北向的大巷

子，南段叫熙和巷，北段叫梁逸

湾。巷宽四五米，地面有些不

平，行人不多。很多时候，这条

大巷是我来往的必经之路。

最初见到他们，我不经意，只是极普

通的一男一女。见了几次，我留意了他俩，

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大男孩大女孩。男孩

高高的个儿，圆脸胖乎乎的，五官端端正

正，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深墨镜。女孩比

男孩矮半个头，小巧身材，脸上清清爽爽，

面色有点黄，大眼睛，刘海，村姑穿扮。女

孩推着一辆自行车，男孩的手搭着自行车

的后架，两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默默地走

着。上班时我由北而南，他俩由南而北，下

班我由南而北，他俩由北而南。他们也是

在上下班么？

经常的相遇，我知道了，女孩是男孩

的眼睛。

过了两年，我上班的地点变了，不常

从这巷子走，也就不再常见到男孩和女

孩。男孩女孩的影像似乎淡薄了许多。

又过去了两年，我上班的地点换到了

老政府大院，我又必走这条巷儿了。终于，

我又见着了他们。还是那样，两人一左一

右，还是那么平静地走着。

我想起看过的一篇小说，说是一男一

女两个青年每天必在一条巷里相遇而过，

而后两人都必回头看看对方，双目对接又

迅捷回头。久之，男孩熟悉了女孩皮鞋着

地的笃笃声，熟悉了女孩手中的提包，熟

悉了女孩从旁经过时身上的香味；女孩看

惯了男孩的发型，看惯了男孩的西装领

带，感觉了男孩特有的气质。可两人从未

说过一句话，没打过一次招呼，甚至从未

有过一次笑意。待到一个人再也见不到另

一个人时，两人都若有所失……冥冥之

中，我仿佛处于小说里的那条巷子，潜意

识里，我总觉得小说中小巷里

的故事和我看到的小巷里的男

孩和女孩的情景有种说不出的

关系。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

样奇怪的想法。

就这样，我又在这条巷子来来往往了

好多年，我总能经常看到他们。男孩的手

从车后架移到了座垫，两人一左一右地走

着，不时轻声交谈着什么……

后来，我很少从这条巷子经过，我再

也见不到他俩了。有时走到这里，我总有

一种想再见到他们的莫名的冲动。

很久以后的一天，我骑车又经过这

里，一抬头猛然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不

错，就是他们，我忘不了的男孩和女孩。我

多想细细地再看看他们。我下车，低头装

作查看车脚踏，再抬头，两手扶车慢慢向

前。近了，两人慢慢向我走近。不知为什

么，我的心跳得有些快。我猛然发现，记忆

中两人中间的自行车不见了，女孩的手插

在男孩的肘弯里。男孩的墨镜架在鼻梁

上，女孩时而斜视着男孩的面庞。啊，他们

都已年轻不再，分明已是两个中年了，两

人的面容都漾着笑，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开

心的事。

我的心忽然被感动。他们的身后有着

多少不为我知的故事呢？上天让这个女人

做了男人的眼睛，男人会感受到女人的温

情善良吗？男人能知道女人怎样的容貌

么？男人知道什么叫美丽吗？也许，在男人

的心中，美丽的女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他

的母亲，一个就是他身边的这个女人。

我神圣而庄严地看着他俩从我面前

走过，看着渐行渐远的男人和女人，我的

心里跳出了两个字———相伴。看着他俩渐

行渐远的身影，我深深地祝福他们相伴到

永远……

“掏螃蟹”
!

戚晓峰

说到“掏螃蟹”，一般会认

为是农村小孩在小河边，手伸

进小洞里抓螃蟹。我说的“掏

螃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

边掏螃蟹。

只要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提到“掏螃

蟹”，会立即勾起我们对童年的回忆，总会

浮现着一个个头不高右脚掏进二八大杠自

行车“咯噔、咯噔”地踩在右侧脚踏上，满脸

紧绷的懵懂少年形象。

小孩骑车时脚从大杠下面伸上脚踏，

这种骑法叫“掏螃蟹”。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它与水边的掏螃蟹有什么关联？我曾经问

过许多老年人，他们也无法说清。

“掏螃蟹”，从学骑、会骑到很溜，我确实

有过“辉煌”的历史。七岁那年，二叔骑车来

我家，我让他到操场上教我骑，才推了两圈，

我便提出要骑。二叔没办法，他在后面双手

稳住自行车，我就将右脚掏上右脚踏，歪歪

扭扭地骑上一段路，二叔说，这叫“死上”。

我和二叔两人围着操场转了一圈又一

圈，他看我有点平衡感了，就悄悄地松开

手。不时会摔个大跟头，爬起来掸掸衣服继

续骑。那晚，我已能骑得很远很远。

刚学会时，心里总是痒痒的。一天，父

亲的一位朋友来玩，自行车架在门口没上

锁。趁他们谈话，我迅速地将自行车推出

去，向老家车逻镇一路骑行狂奔，穿过五里

坝、飞过八里松，只听得耳边风呼呼响，时

儿单手脱把，时儿哼唱小曲，虽满头大汗，

仍觉得酣畅淋漓。快到老家的下坡，还一个

劲地猛蹬，由于速度太快，转弯时一个“狗

吃屎”摔得很疼，一个人趴在地上好长时间

才慢慢舒缓过来，将膝盖本来就有补丁的

裤子上又摔了两个大窟窿。怕妈妈回家骂，

无心再去看看近在咫尺的奶奶，快速掉头，

悄悄将车又放归原处。

父亲看我好像能骑自行车了，就让我

独自一人到操场上左脚先踏上，右脚蹬几

下保持平衡，再将右脚掏上右脚踏板，父亲

说，这是“活上”。

慢慢地从踩半轮到全轮，有些大人看

了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听到一些中老龄妇

女的背后称赞，我心中荡漾着阵阵喜悦。也

更想找找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多次邀请妈

妈坐车都被她坚决地拒绝了。有一次她上

班要迟到了，主动请我送她到肉联厂，我先

让她坐上车，一边推、一边荡，

来了个“活上”，快速地将妈妈

送到单位，我记得下车后妈妈

还高兴地骂了一句：小炮子

哉，透神！

后来慢慢地坐到大杠上骑，小屁股大

幅度地在两边崴。又逐步将左脚踩在齿轮

轱上，升级成左脚从前面过去来个“小

上”，最终右脚从后面撂过去学会“大上”，

到这种水平基本上就是“掏螃蟹”的终极版

了。

过了几年，父亲“右派”平反，补发了工

资，他托人先买了一块“钟山”表，又买了辆

“长征”自行车，这也是我小时候最最开心

的事，后来，这辆车基本上就成了我童年时

代的“战车”。

小时候经常听到大人们喝酒时还说到

“飞鸽”“凤凰”和“永久”，还时不时给它们

排排名，而这些品牌的车当时在我的印象

中是绝对的奢侈品，就等于是现在的宝马、

奔驰。

那时，我经常“掏螃蟹”骑着这辆“战车”

穿行在大街小巷，家里有事都抢着干，有时

回老家路程较远骑累了，搭着拖拉机的后箱

板行一段，只要驾驶员掉头骂就立即松开，

有时还会快骑到拖拉机前方调皮地扭几下

表示抗议，拖拉机黑烟冒冒的也追不上，此

时的我心中有一种大大的满足感。

会骑车后，妈妈老说我像个“活雀子”

神气活现，同时招来小两岁妹妹的羡慕，我

当时也有带徒的心理，在一个晚上偷偷将

自行车推到操场，学着二叔教我的步骤，教

会了妹妹“掏螃蟹”。

我看到妹妹已经骑得不错了，想让她

练练单手脱把，就自作聪明地说，你用一只

手摸一摸鼻子。话音未落，“噗嗤”，妹妹摔

倒在地，吓得哭了回去，回到家自然我挨了

一顿打。

一次在清吧“致青春”休闲听歌，墙上

贴着毛主席像，朋友们都扎着红领巾，挂上

中队长、大队长的袖标。当看到墙上悬着一

辆老式的自行车时，人人都说小时候有偷

拿自行车骑行的经历，不禁也让我想到了

伴我成长的那辆老“长征”。

其实，更值得我回忆的是那辆老“长

征”背后像“掏螃蟹”那样无数个鲜活的故

事。

塑 像
!

李馨

倚靠碧窗前，我叩问春天：

云端上飘动的缘，几时再回？

捎来的书没有拆封，

飘溢出芸草淡淡的芬芳。不读也懂啊！

如若展开，必将穷其一生去详实。

远行脚步，不会因留恋的目光而踌躇，

山般的背影萦绕葱翠一片，此去只为涅磐！

窗前的路幽长……

山的背面，谁在触摸罗纱帐内的浅伤。

如果你是我胸中荡气回肠的梦境，我是不是

你老而弥坚的记忆？

书，我仍然会读，

你将你蜷在怀中，用星星般的眸子凝望，

憧憬的神态让读书的我雕塑成像！

水、生命与时间
!

戚小梅

水是有灵性的

她开出的花朵是生命

生命之花凋谢了

便化作一滴水

融进时间的河里

水是有故事的

她是生命千年的活化石

生命虽短

却能将时间度量

时间再长

也是由生命链接

并且将时空照亮


